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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俺的烦心事

槐抱椿

在310国道巩义与上街区段的
草店村口，有两株千年国槐，让人奇
怪的是，这两株国槐其中一株，槐树
枯了，但从槐树根部长出一株椿
树。槐树伸开双臂像抱着椿树，当
地人叫“槐抱椿”，谐音“怀抱春”。

昨日，村民张振邦说，这两株大
国槐已有近千年历史，绿化人员曾
经来统计过，告诉村里人不要破坏
它。几年前，310国道修路时，为保
护大树，路专门向西侧拓了几米，绕
过大树。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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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提供 王先生

□晚报记者 詹莉莉 通讯员 徐克镜

“司机师傅，我的老年乘车卡刚给丢
了……”“大娘，上车吧，以后可不要轻易相
信人了啊！”昨天上午，家住永安社区振兴大
院的宋菊荣老人帮助陌生女子指路，却被“忽
悠”了，钱包被偷走。

据介绍，宋菊荣老人今年已经74岁了，自
1985年从雪洋食品有限公司退休后，一直义
务担任建中街永安社区振兴大院6号楼楼长，
真心实意为辖区居民办好事，居民们都称她为

“宋妈妈”。可是，就是这样一直充满爱心的老
人，为何却被一陌生女子给“忽悠”了？

昨天上午9时许，宋菊荣到位于长江路与

京广路交叉口的高寨蔬菜批发市场买菜，办完
事后就停在路边休息。

这时，一个骑着自行车、前车篓里放着一
条小宠物狗的中年女子上前对宋菊荣说：“大
娘您好，请问南三环往哪走啊？您买这么多
东西我帮你拿点吧……”宋菊荣老人一看这
陌生女子心地比较善良，就热情地站起来往
南指着，一五一十详细讲咋走。可就在这
时，放在菜袋里面的钱包及老年乘车卡已被人
给拿走了。

“我看那女子热情帮我提菜，还说着她真
好。谁知，自己做了一辈子好事，这次却被骗
了。就连我的老年乘车卡也给坏人拿走了。”
一脸无奈的宋菊荣大娘懊恼地说。

家住农科院的于女士是郑州三十八中的
一位退休老师，今年 68岁了。于女士老家在
禹州，1972年从老家出来后，到 1996年退休，
她一直都在郑州教书。虽然也是河南人，方言
习惯上都相差不多，可刚来郑州那会儿，因为
语言的问题也出过几次小插曲。

“上课的时候我经常问学生听懂了没，会
不会，可是学生的回答我却没听明白。”于女士
说，课堂上讲完内容后她都习惯性地问问大家
会不会，有的同学就回答“会”，还有些学生说

“老会”，但她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有一些

学生回答的是“能不会”。“我以为是学生没
听懂，所以又教了好几遍。”于女士说，郑州
话发音重，她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会”，
于是她又教了好几遍。但学生们却不耐烦
了，几个调皮的学生按捺不住又说了几遍

“能不会”。
“想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内容简单、不屑

的意思。”于女士说，她又看看学生的表情和语
气，愣了半天才知道学生们的意思是这些内容
很简单，都会了，学生们那么回答其实是一种
反问的语气。

刚来郑州的时候，是“会”还是“不会”，让当教师的于女士想了半天，可现在，
68岁的她也已经是个老郑州了。而来郑州17年的湖南人李先生，从刚开始大部
分话听不懂，到现在用郑州话和同事交流，他已经把郑州当做了家乡，而当初，郑
州人常挂在嘴边的“中”在当时的李先生眼里还是个陌生词。

晚报记者 张璇 张玉东 实习生 毛丽霞 张攀攀

“能不会”让一个老师“不会”了

今年 45岁的李先生老家在湖南郴州，从
1992年来郑州到现在已经17年了。“刚来的那
会儿大部分话我都听不懂。”李先生说，郑州人
说话语气都比较重，刚到这里时，当地人说话
他连一半都不懂，而他自己家乡口音也比较
重，说出的话别人也不明白，于是他就常常跟
着几个同事学说郑州话。

“不说别的，就连‘中’这个简单的字都让
我糊涂了半天。”李先生说，刚来这里工作的时
候，他跟同事说了一件事，并问同事“行不
行”，当时对方正在忙，于是头也没抬就回答

他“中中中”，可这一个简单的字却让李先生
想了半天。

“‘中中中’是啥？”李先生心里犯起了嘀
咕，还以为同事没听清楚自己的话，于是又问
了好几遍“行不行”，可对方一直都回答他“中
中中”。同事并不知道他不明白，问的次数多
了，同事也烦了，忍不住冲他嚷了起来：“我都
说‘中’了，你咋还问啊？”这下李先生更纳闷
了：“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说的‘中中中’是
什么意思？”听李先生这么一说，同事倒笑了起
来，于是就向他解释“中”就是“行”的意思。

是“行”还是“中”

“听不懂的词还多着呢，我二哥二嫂说话
有时候我还听不太明白。”李先生说，他的二哥
1980年就来到了郑州，二嫂是河南人。二哥
离开家乡的时间长了，口音也改了不少，夫妻
俩平时都用郑州话交流。

“就说‘花狡’吧，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是怎
么回事。”李先生说，有一次他到哥嫂那里去，夫妻
两人正在说笑，嫂子笑着连说了几句“你别‘花狡’
我了”。二哥却一本正经地说：“没‘花狡’你呀。”
在一边的李先生可听愣了。“花椒？没说做菜啊，
要花椒干什么？”李先生一脸迷茫，搞不懂嫂子为
什么笑得更厉害了，直说他太“实受”。

“不是做菜用的花椒。”二哥赶紧给李先生
解释，他们俩刚才所说的‘花狡’是戏弄、挖苦、

讽刺、调笑的意思。而嫂子刚才说的“实受”是
说他是个实心眼儿，老实人。

“来郑州这么多年，家乡话我都忘得差不
多了。”李先生感慨地说，由于工作比较忙，他
很少回郴州老家，再加上平时和同事交流都说
郑州话，说家乡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很
多方言都忘记了。

李先生说，和老家的亲人通电话时他才会
说方言，可是如果这边正在和别人说话，那他
通常要过个几分钟才能适应家乡方言。“一下
子还真转换不过来。”

“我儿子今年 13岁了，郑州话说得很地
道。”李先生说，这么多年来，他早已经把郑州
当成了家乡。

这个“花狡”不是那个花椒

好心给她指路，她却乘机偷走了我的钱包


